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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华裔美国作家挪用中国文化进行书写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跨越地理、语言、文化等疆界的文化翻译，带

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与其争论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的本真性，不如把这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写视为一种政治策略的文

化翻译，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作家的文化和政治诉求。同时，中国学者在阅读和翻译这些包含异质文化和混杂语言的文本

时，不应简单地将其中的文化元素归化为中国文化，而应以一种异化的翻译手法准确反映文本中混合、杂糅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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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Cultural Translation as a Political Strategy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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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practice that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appropriate Chinese culture in their writings can be interpreted as cultural
translation transcending geographical，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a strategy that embodies noticeable political appeals．
Therefore，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se writer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ppeals，we，as literary critics，should focus
our critical attention on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these writings about Chinese culture rather than devote our
energy to debating the authenticity of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ly，Chinese scholars，in reading and translating
these texts that contain heterogeneous cultures and hybrid languages，should adopt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instead of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 order to adequately register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heterogeneity and hybr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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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政治策略的文化翻译
华裔文学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挪用，是一种思想层

面的文化翻译。在这种意义上，关于华裔美国作家挪用

中国文化的讨论，可以从文化翻译的角度进行深入考察。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亚 /华裔文学的兴盛，关于中

国文化本真性问题的讨论曾深刻影响美国学界，以赵健

秀( Frank Chin) 等为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批判汤 亭 亭

( Maxine Hong Kingston) 、谭恩美( Amy Tan) 等为迎合美国

主流读者而曲解中国文化，丧失族裔敏感性( sensibility) 。
这种带有强烈二元对立色彩的争论在我国学者中至今仍

有广泛的讨论。目前，在我国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存

在这样一种观点: 华美文本中的中国文化现象是中国文

化的延续，与中国文化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虽然由

于模糊的文化认知或者作者创作的自由，中国文化在跨

越边界时出现一些变异，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华美文本中

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趋同性，因而无论中国文化在跨越

疆界时是否产生变异，翻译这些文化的华裔美国作家都

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中美文化使者的角色。
其实，无论是美国学界的争论还是中国学者的争鸣，

都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华裔作家在进行文化翻译时采

取过一定的政治策略。除却带有明显东方主义色彩———
妖魔化东方以取悦主流大众的作品外，大部分华美文学作

品中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写都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文化

翻译。作家关心的不是中国文化的真实反映或中美文化

乌托邦式的融合，而只是为抵制主流话语、建构文化身份

采取的政治策略。作家利用中国文化介入主流话语，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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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杂糅、混合和模棱两可的手段，使洁净的白人霸权话语

变得混杂，借此解构白人的文学经典传统和文化原型，进

而挑战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观念，为有色人种的话语开

拓空间。从这种后殖民的政治翻译角度来理解华裔美国

文本中的中国文化书写，能够使我们的讨论超越关于中国

文化本真性的层面，进而深刻理解作家独特的文化诉求。
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论文《翻译的政治》( The Poli-

tics of Translation) 中指出，翻译超越语言和文字转换的简

单层面，解构殖民主义的文化和语言，批判性别主义和种

族主义，因而是一种政治策略，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

化批判的意义( Spivak 1993: 179 － 200) 。这种带有鲜明

的性别色彩和种族色彩的翻译政治在一些颇有影响的华

裔美国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得以充分体现。比如，汤亭亭

关于花木兰的书写和谭恩美关于中国文化的翻译都有效

服务反抗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的目的。与多数学者的观

点相反: 这两位作者并不是出于对中美文化融合的渴望

而写作。诚然，两位作家对中国女性是同情的，但是迥然

不同于斯皮瓦克对印度女性作者所怀抱的那种深切的认

同。两位作家毕竟都是美国出生，关于祖先的母国文化

记忆淡薄，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两位作家在翻译中国文化

时，像斯皮瓦克一样怀有“伦理般的态度”忠实于原作。
同样，其他华裔美国作家在头脑中翻译中国文化时也都

超越语言和文字转换的层面，充满对白人至上和文化霸

权的批判意义。即使坚持中国文化本真性的赵健秀，在

翻译和挪用中国文化时也赋予中国传统英雄人物 ( 如关

公) 以特殊的意义。在他的笔下，关公成了抵御白人男子

故意贬低华裔男子气质、彰显华裔男子英雄气质的文化

符号。关公这一文化符号在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疆界以

后，在异文化中被赋予新的意义，充满文化批判的色彩，

因此是一种翻译的政治策略。
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化翻译策略是一种霍米·巴巴式

的混杂批评策略。正如巴巴发展出一套具有解构性力量

的含混或模棱两可的术语以坚持混杂的文化策略，华裔

美国作家在用英语与主流语言和文化抗衡时，也加入一

些异质文化元素、含混的中国文化符号、令人费解的汉字

和拼音等，以此达到反本质主义和反主流文化本真性的

混杂批评策略。这种翻译策略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不

仅瓦解白人对于亚 /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化印象，而且消解

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本真性，进而宣布自己既非美国

主流大众又非亚洲( 中国) 人的身份诉求。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西方人将东方翻译并

再现为一个不同于其自身的他者，以凸显西方文明的卓

越( Said 1979: 6) 。只须略微浏览美国文学作品，即可发

现在白人种族主义目光注视下的黄种人有着各种各样的

特点，时而是作威作福的龙夫人( dragon lady) ，时而是等

待西方男子的爱情与拯救的蝴蝶君; 时而是邪恶的傅满

洲( Fu Manchu ) ，时 而 是 善 良 的 老 好 人 陈 查 理 ( Charlie
Chan) ，抑或是功夫盖世的李小龙( Bruce Lee) 。这些关于

东方( 中国) 人刻板化印象的共同特点是: 一个与主流文

化格格不入的他者，映衬着主流文化的优越。这种无视

个体差异，将美国的亚 /华裔统统归为他者的企图，带有

明显的白人中心主义色彩。而亚 /华裔美国人通过后殖

民的文化翻译策略，有效解构这种白人中心主义和本质

化族裔社区的企图，进而瓦解关于亚 /华裔的刻板化印

象。例如，获得 2000 年美国图书奖的作家梁志英( Ｒussell
Leong) 在其短篇故事《不是李小龙》( No Bruce Lee) 中，将

主人公刻画成一个与中国人物李小龙截然不同的人物形

象———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同性恋者。而菲律宾裔美国

作家 Jessica Tarahata Hagedorn 在其编著的 Charlie Chan Is
Dead 2: At Home in the World: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Fiction( 2004) 中展现形形色色的亚裔美国

人物，赋予这些挣扎在种族、性别、阶级边缘的弱势个体

声音，使读者看到类似于白人世界的千差万别的存在与

生活，以此抵抗白人种族主义者同质化美国社区的企图。
这种文化翻译通过将异文化———中国文化元素介入

主流文化，达到瓦解主流文化纯真性、混淆主流话语的作

用。赵健秀和汤亭亭不约而同地借用中国神话传说、英
雄人物、民间故事等，通过文化翻译将其置于白人文化语

境，与其混合，使主流文化的表征变得模棱两可。除了对

传统中国文化( 比如英雄人物、民间故事、古典名著等) 进

行翻译和挪用外，华美作家还直接在语言层面上进行异

化翻译，引起语言的歧义，从而消解英语的纯正性。比

如，谭恩美和雷庭招( Louis Chu) 在英语行文中，突然插入

一些中文汉字、拼音和句子甚至故意不作解释，这些介入

凸显语言的异质性，破坏行文的流畅，挑战白人读者的理

解能力，使文本具有后殖民意义上的混杂性。这种混杂

性瓦解白人的文化和语言霸权，凸显出亚 /华裔美国人独

特的文化身份。从巴巴的文化翻译角度理解，这些作家

对美国主流文化和语言的本真性持怀疑态度，试图从边

缘( 少数民族) 文化和语言发起冲击，通过混杂和含混等

消解主流文化和语言的权威地位，并最终完成新的建构。
从后殖民对主流语言文化的批判角度阐释，这些未加翻

译的词既表达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又显示它者文化的

独特性，迫使读者积极参与到它者的文化中，思考这些未

加翻译的词汇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注释和翻译的缺

失强调话语语境的重要作用，将语言从文化纯真性的神

话中释放出来，展示出语境在赋予意义时的重要作用。
对文本中的词汇不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将

这个来自它者语言的词汇翻译成英语就赋予英语词汇更

高的地位，而拒绝翻译则等同于拒 绝 英 语 的 优 越 地 位

( Ashcroft 1989: 64 － 66) 。
在这种意义上，华裔美国作家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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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做法，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出于文化的天然

纽带和认同。这种简单的断言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作家

不愿深入了解、如实描述中国文化之类的问题，忽视作家

对中国文化进行挪用这一做法背后隐含的政治意义。而

作家对于是否真实反映中国文化的漠然态度也表明，他

们对中国文化的借用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并非出于对中

国文化的认同。这种挪用甚至故意纂改中国文化也显示

出亚 /华裔美国人不同于亚洲人的身份认知。
当某一理论与另一新的文化土壤产生碰撞和接触

时，其中的一部分也许融入新的文化土壤，经过与后者的

互动产生出新的东西( Said 1983: 227) 。文化翻译也是如

此，当中国文化元素与新的文化土壤———美国主流语境

碰撞和接触时产生出新意义。华美文本中的中国文化翻

译既非中国文化的被动再现，又非作者完全编造的与中

国文化毫无关联的新事物，而是介于美国文化与中国文

化之间的新事物。这种独具特色的华裔美国文化空间近

似巴巴称为的第三空间( Bhabha 1994: 37 － 45; 王宁 2009:

88，148，150) 。
通过对中国文化进行翻译和连续不断的变化，华裔

美国文学的文本最终产生一种巴巴称为“文化归属性”的

意义。“这种文化归属性”是华裔美国人新的身份认知。
赵健秀和 其 他 几 位《唉 咿! 亚 裔 美 国 作 家 选 集》( Aii-
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的编者们提

出亚裔美国人敏感性( 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 ，指出亚

裔美国人既不同于亚洲人也不同于美国白人，而是有民

族特性的美国人。这种非此非彼的第三空间里产生无数

的可能和流变，拒绝任何一种本质化的身分认知。因此，

文化翻译的政治使亚 /华裔美国人从二元对立模式———
或者美国人或者亚洲人中解放出来，赋予亚 /华裔一种充

满后现代色彩的变动不居的身份认知，作为动态的过程，

拒绝固定的疆界和定义。在亚裔美国人和主流学界都颇

有影响的批评家骆里山用 3 个近义词———差异性( hetero-
geneity) 、混合性( hybridity) 和多样性( multiplicity) 来强调

当代亚裔美国社区内部的多元性。骆里山警告本质化亚

裔美国文化的危险，主张对静止的、二元的身份概念进行

干预，从而将中心从族裔的本质转向文化的“混合”( Lowe
1991: 28) 。这种通过作为政治策略的文化翻译而取得的

流变 和 多 元 的 身 份 在 梁 志 英 和 黄 哲 伦 ( David Henry
Huang) 的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梁志英用中国意象———
雌雄同体的凤凰表现华裔美国人身份中一切建构的疆界

的消解，比如性别、性取向、阶级、种族等。他笔下的人物

跨越地理、文化、民族、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各种建构的

疆界，在混杂的文化中碰撞，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寻

求自我。诚如凤凰性别的流变，他的亚 /华裔美国人身份

也在不断的变化中。黄哲伦的《蝴蝶君》( M． Butterfly) 也

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蝴蝶夫人》写成的《蝴蝶君》，颠

覆西方之于东方的二元对立、僵硬刻板的印象。在带有

种族主义色彩的二元认知里，东方女性被描述为温柔软

弱，渴望西方男子的爱情与拯救，而东方男性被描述为阴

柔无力，缺乏男子气。而在《蝴蝶君》中，法国外交官伽利

玛拒绝相信自己所爱慕的女子宋丽玲竟是男儿身，出于

对爱情的绝望，以死殉情。而宋丽玲时而男性时而女性

的形象以及集情人与间谍于一身的身份也暗示族裔个体

变动不居的身份特点，解构种族主义者本质化族裔身份

的企图。这种消解疆界、渗入主流文化的做法瓦解了主

流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使族裔身份走向多元。

2 我国学者对华裔美国文本的异化翻译
我国学者对这些华裔美国文学进行翻译时，应该考

虑到文本中包含的语言与文化混杂化的政治意义。异化

翻译法最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些混杂化文本的政治意

义。罗选民通过对美国学者 L． Venuti( 文努迪) 的归化 /
异化翻译观进行考察后指出，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

异化翻译策略认为归化翻译间接助长帝国主义的殖民和

文化霸权主义，而异化翻译策略使译者和译语读者摆脱

强势文化的羁绊，从而有力回击文化霸权 ( 罗选民 2004:

104) 。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进行翻译时，采用的是

这样一种与后殖民理论紧密相连的异化翻译。其插入的

中国文化带有明显的异质化特点，有效瓦解白人英语和

文化的纯正性，挑战白人文化的霸权。而我们在翻译中，

如果无视这些异质特点，一味追求译文的归化和通顺，就

必然会使译文失去华裔文学作品中故意混淆主流文化、
挑战文化霸权的含义。这些饱含混杂和异质的文化元素

是不可译的，但同时又是必需译的。那么，应该怎样对待

华裔美国文本的翻译，并保持其政治意义呢?

笔者认为有 3 种方法，可以使译文有效保持原文中

语言和文化的杂糅特点。其一，对原作中包含的中文方

言( 如粤语、沪语等) 、汉字和拼音等尽量采用方言翻译、
拼音等异化翻译法，保留原作中混杂的语言特色。其二，

对原文中故意错乱的英文 ( 如唐人街的洋泾浜英文) ，翻

译时应打破句子结构，保留不恰当的句法和语法，不须译

成通顺的中文。其三，尽量采用作者英文姓名的英译法，

以避免归化翻译导致的文化认同错觉。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有大量的中文汉字、拼音、地方方

言( 如《喜福会》中的沪语方言、《吃碗茶》中的粤语方言、
《承诺第八》中的台山话等) 。这些元素都起到含混主流

白人英语语言纯正性的作用。在进行中文翻译时，若采

用归化方法，将这些汉字、拼音、方言等都译成通畅的中

文，那么中文译本自然失去原文的混杂特色。所以，笔者

建议，在翻译这些异质元素时应保留原文中的拼音和方

言。比如，《喜福会》中罗斯的中国母亲发现女儿的婚姻

危机，对女儿说道: A mother is best． A mother knows w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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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you，she said above the singing voice． A psyche-atricks
will only make you hulihutu，make you see heimongmong( Tan
1989: 210) 。这里作者刻意保留的汉语拼音 hulihutu 和

heimongmong 绝不仅仅是为了生动地描述中国母亲的语

言障碍，也不仅仅是对笃信科学的西方物质文化进行批

判，指出心理学解决不了文化冲突导致的婚姻问题，从而

突出中国文化的优越，更深刻的用意在于: 这两个词语本

身就充满文化批判的意味，起到杂糅的语言效果，混淆英

文的纯正性和准确性。而其所承载的文化意味更有力地

解构白人美国文化的权威性。若将两个词语直接译成中

文，则失去上述的语言和文化的批判性效果，因此保留这

两处拼音，效果更好。另有一处例子: My auntie，who had
a very bad temper with children，told him he had no shou，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just like our mother ( Tan
1989: 35) 。Shou 是方言“孝”的意思，在主张独立、平等、
自由的西方思潮中带有浓重儒家思想的“孝”显然是西方

文化的他者，而作者有意保留该词的汉语拼音这一做法

更深刻揭示出其混淆西方文化纯真性的作用。同样，在

中文翻译中，为彰显原文语言的解构效果，最好保留这些

语言的拼音或译成相应的方言。《喜福会》中类似的例子

还有很 多: chi ( 气 ) ，nengkan ( 能 干 ) ，swanle ( 算 了 ) ，ni
( 逆) ，Chunwang chihan( 唇亡齿寒) ，ching( 请) 等。所幸

的是，《喜福会》的译者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已经注意到原

文语言的力量，当她再次翻译此书时注意根据小说人物

的特点来变换语言风格，用到“立时三刻”“贼忒兮兮”等

沪语方言。这种异化翻译法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疏离

感，而这种疏离感正是这些文本在美国主流大众中所激

起的普遍反映。通过保留这些拼音和方言，语言的混杂

性自然得以彰显。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含有许多唐人街的洋泾浜英文，

这些词法、句法等都不准确的英文反映出华裔移民在语

言、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边缘地位。同样，这些不纯正的

英语再次起到解构白人英语霸权的作用。在对这些洋泾

浜英语进行翻译时，应该采用一种能反映其边缘性和解

构性作用的方式。按照这些洋泾浜英语的句式进行硬译

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译出的汉语因错乱的词法

或句式结构不合主流语法规则，反而使读者能比较直接

地体验出唐人街原汁原味的语言习惯、唐人的文化边缘

地位，并能深切感受到文本包含的语言和文化的混杂性。
反之，如果对这些洋泾浜英语进行归化翻译，就很难令读

者感受到文本中语言和文化的混杂性以及在白人霸权下

少数族裔的真实处境。比如，《中国佬》( China Men) 中的

埃德与美国女郎跳舞时聊的几句洋泾浜英语。“You like
come my table after you dance with me?”he invited． “Of
course，”she said． “You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she
said． “Thank you，”he said． “You be very beautiful． Pret-

ty． You be pretty． I like you．”( Kingston 1989: 65) 此处，

由于语言障碍，中国移民埃德只能用最简单的句子与美

国人交流，但又有明显的语法错误。而在译林出版社出

版的译文中，这样的语言障碍却未得到体现。“跳完舞愿

意到我桌子旁坐坐吗?”“当然愿意，”她说，“你的英语讲

得很好，”她又说。“谢谢，”他说，“你真美。漂亮。你很

漂亮。我喜欢你。”( 汤亭亭 2000: 62) 这样的译文虽然流

畅，但难免掩盖了华人移民真实生动的语言特色和英语

障碍，也遮蔽了作者故意混杂英语语言的做法及用意。
如果将 You be pretty 硬译成“你是漂亮”在一定程度上破

坏语言的流畅感和正确性，能让译文的读者更理解美国

唐人街华人文化的边缘地位。因此，为反映原文中混杂

语言的特色，译者最好在译文中保留这些不恰当的语法

和句式结构。
关于作者英文姓名的译法问题，国内学者曾经有过

一些争论。一方面，以吴冰教授为主的学者认为，华裔美

国作家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一定程度的认同，所以最好用他们的中文名字 ( 吴冰

2008: 104)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华裔美国作家毕竟是美

国人，其作品是美国作品，对他们的翻译应像对其他美国

作家一样，采取名字的音译法( 王理行 2004: 356 － 366) 。
笔者趋同后者，音译也是一种异化翻译的表现。如果年

轻的学者在未充分了解华裔美国文化的混杂状况和边缘

处境时，这些作家的中文名字很容易使学者产生亲切感，

容易将这些作家视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笔者就不止一

次地听过和读过这样的言论。这样势必会将研究关注点

聚焦在中国文化与华裔作家和文化的天然联系上，从而

忽视作家将中国文化进行策略运用的政治意义。但由于

在我国学界，用中文姓名而非中文译名称呼华裔美国作

家已成普遍盛行之势，此时呼吁用音译名恐怕难以接受，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在中文名后附上英文名，在一定程度

上提醒读者: 这些作家不同于中国作家的身份。
对华裔美国文学进行异化翻译的优势在于，当我国

读者阅读文本中这些似曾相识的中国文化元素时，不会

简单地将其归化，视为中国文化的延伸，从而不会曲解文

本的政治含义。与五四时期我国作家和译者钟爱的异化

翻译法旨在解决内部的文化和社会问题相似，对华裔美

国文学采用异化翻译法，旨在更深刻地揭示华裔美国人

所处的边缘现状和华裔美国混杂文化的解构作用。带着

这样的理解，我们就不会将汤亭亭笔下的那个奋勇抵抗

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花木兰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替

父从军的花木兰形象，也就不会存在关于中国文化是否

在文本中得到真实反映之类的争论。正如任璧莲所说的

一样，“争论的实质在于她创作的环境”①。如果读者理解

作者的创作环境———白人至上的主流社会、男人至上的唐

人街社会，就会对文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改写有更深刻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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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种改写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出作者对主流的单一

话语和文化的挑战，也会让人明白作者何以不关心对中国

文化的真实再现，其关注焦点一直是在白人主流的话语空

间中为少数族裔( 尤其是女性) 谋得一席之地。具有讽刺

意义的是，汤亭亭的主要批评者赵健秀其实与她有相似的

文化和政治诉求———反对种族主义，争取话语空间，建构

文化身份，正所谓殊途同归。只不过赵健秀的视野始终未

能超越族裔真实性的争论层面。我国学者若理解这些华

美作家挪用中国文化的目的和用意，就绝不会再一厢情愿

地将他们视为中美文化的使者。即使提倡族裔真实性的

赵健秀也反对将华裔美国作家和文化混同为中国人和中

国文化的做法。他与其他文化民族主义者在他们合编的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中明确指出

与中国文化的界限:“［我们］坚持区别中国人和华裔美国

人既不是拒绝中国文化也不是歧视有关中国的事情……
只是给事物正确地命名”( Chin 1974: XXV) 。

3 结束语
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华裔美国作家对中国文化

进行翻译时采用后殖民的政治翻译策略，通过异化翻译

法，改写、挪用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古典名著、英雄

人物等文化元素，参杂中国方言、汉字、拼音等语言元素，

使英文文本介入了混杂的文化、语言元素，瓦解白人文化

和语言的纯正性，从而起到瓦解白人霸权的政治作用。
中国学者在翻译这样的混杂文本时也要采用异化翻译

法，通过保留原作中的方言、拼音、错乱的句式和语法，以

彰显原作的混杂特色，进而揭示背后隐含的政治意义。
同时，异化翻译也可消解中国读者对华美文本中似曾相

识的中国元素的认同感，进而真正理解华裔美国文学与

中国文学的本质区别和文化归属的差异，不再将其视为

中国文学或文化的延伸或分支，也不再将华裔美国作家

视为中美文化的使者。因而，能更深刻理解华裔美国作

家对中国文化翻译的政治策略，也能更深刻同情作家的

政治与文化诉求。

注释

①这段评论引自莫娜·珀尔斯的《与著名华裔美国作家

汤亭亭一席谈》，载《中国佬》附录，译林出版社 2000 年

版，第 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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